白蛇传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意蕴
摘 要：白蛇传故事自从唐代出现之后，衍生出了话本、拟话本、小说、戏曲等多种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文本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展现白蛇传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体作品中的演变，并发掘故事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白蛇传；爱情主题；西湖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
白蛇传的故事在我国民间一直广为流传，许宣和白娘子之间跨越人妖界限的奇异爱情感人至深。白蛇传的故事雏形最早见于唐传奇《博异志》中的《李黄》一文，宋元话本中的白蛇故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白蛇传从体裁上和故事上都更加丰富，体裁上有拟话本小说、小说以及戏曲，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已经基本定型。本文尝试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式，来展现白蛇传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体作品中的演变，并发掘故事的文化内涵。
一、白蛇传故事形态演变综述
（一）唐代白蛇传故事
现存最早的白蛇传相关故事见于谷神子所作唐传奇《博异志》中的故事《李黄》。《太平广记》卷四五八•蛇三亦所载了《李黄》一篇。该故事可看做白蛇传故事的雏形。《李黄》讲述了李黄和李琯两人与白蛇妖共宿之后身死的故事。李黄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位有绝代之色的妇人，见色起意，李替妇人出了买衣服的钱，妇人于是邀李回府偿还。李同白衣姝共住三日后归家。上马时，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
，回家之后李黄觉得自己“身重头旋”
，与人对答间便觉得自己被子下的身体逐渐消失，朝妻子说：“吾不起矣。”
等到妻子掀开被子，发现李黄只剩下一颗头。寻去白衣姝之处，只有空园大树，听闻常有巨白蛇在下。
李琯的故事框架与李黄故事基本相同。李琯同样是在路上偶遇一素衣女子，容色姝丽，闻其异香盈路，于是追随而去与女子寄宿几日。到家之后“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
李死后家仆述其事，言李觉女子身有异香，而“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
待到女子居住的园中一看，只有枯槐树，有大蛇盘屈的痕迹，砍倒树之后不见大蛇，只剩下一窝小白蛇，最终全部被杀掉了。
这两则故事中已经出现了后世白蛇传的部分主要情节：偶遇白衣女，此女丧夫孀居，男主人公借钱给女主人公，对方以还钱为由邀男主人公至府上，两人于府上欢会。女主人公实际为蛇妖。故事中还出现了一位青服老女郎，可能是小青的前身。后世的白蛇故事都是在该故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得，可看做白蛇传故事的萌芽。
（二）宋元白蛇传故事
宋元时期，白蛇传的故事开始逐渐流行，比起唐传奇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最典型的故事则是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明代嘉靖年间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卷一即收录了《西湖三塔记》，明代《宝文堂书目》亦著录了该故事。清代钱曾的《也是园书目》将该故事列入了宋人词话，但名为《西湖三塔》，无“记”字。
《西湖三塔记》先在入话部分赞美了西湖美景，后由西湖美景引出西湖奇事。讲宋孝宗淳熙年间一个名叫奚宣赞的后生，在清明时于西湖之上闲耍，遇见一个女孩迷踪失路，便上前询问女孩身份，女孩表示自己姓白，与家人走散，并扯住奚宣赞说与他相识，家住他家附近。奚宣赞只好将女孩带回家，得知她叫卯奴。十多天之后，一位老婆婆上门与卯奴相认，接走了卯奴并邀请奚宣赞至家，备酒谢恩。到卯奴家之后，奚宣赞便遇着一位白衣绝世佳人，心动神摇。两人正在吃酒间，力士来问“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换旧人？”
于是便扯出一个后生开膛破肚，把心肝请于奚宣赞。奚宣赞大惊，后与娘娘共住半月有余，面黄肌瘦请求回家。恰逢有人来报，又来新人，请换旧人。娘娘于是决定杀掉奚宣赞，奚因救过卯奴的命而央其救命，卯奴因受其恩，在娘娘面前为奚求情，而后偷偷将奚宣赞放归家中。家人听说了奚宣赞的经历，便举家搬迁，一年相安无事。又逢清明，奚宣赞意欲闲耍，出屋用弩射飞禽，结果掉下一只老鸦，摇身一变，原来是婆婆，又将奚宣赞抓回娘娘处，娘娘要取奚心肝，奚再度央求卯奴救命，卯奴二次设法搭救于他，送回家中。几日后，奚宣赞的叔叔奚真人见城西黑气便寻来一看，恰是奚宣赞家。奚宣赞的母亲将先前之事说与奚真人，真人设坛做法捉拿三妖，原来卯奴是乌鸡，婆婆是只赖，娘娘是一条白蛇。奚真人将三只妖怪用符纸压在湖心，后建三塔镇压，宣赞随叔叔出家百年而终。
宋元话本中的白蛇故事较唐传奇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黄》故事的背景是长安城，从《西湖三塔记》开始，白蛇传的故事背景变成了杭州和西湖，开始与西湖风物相关。该故事基本情节框架与《李黄》相似：男主人公因有恩于女主人公，应邀至女主人公家，于是二人共宿，女主人公实为白蛇妖。但该故事的娘娘形象仍旧充满妖气，妖媚而残忍，与后来明清的白蛇传故事中更多人性的白娘子形象不同。
（三）明清白蛇传故事
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白蛇传的故事无论情节还是体裁都更加丰富，在拟话本小说，小说和戏曲中都有发展。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卷三的南山胜迹载：“雷峰者，南屏之支脉也……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
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卷的熙朝乐事中亦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他们讲唱的内容，则是：“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结合二者所记，《西湖游览志余》中所说的雷峰塔应该就是白蛇传的故事。根据二书所载我们可以看出：1.白蛇传的故事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传播。2.白蛇传的故事背景已经定在杭州西湖，并在故事中进一步增加了具体的西湖风物——雷峰塔。
明代白蛇传相关的拟话本小说有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是明末冯梦龙纂辑白话短篇小说集，该书完成于明天启四年。这一故事是白蛇传故事的基本定型。后来清代各西湖小说中的白蛇传故事，以及清代戏曲中的白蛇故事具体人物和大致故事框架都与该故事类似。故事时代背景仍然是宋代，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宦家李仁的妻弟叫做许宣，排行小乙，父母双亡。清明时，许宣到寺中烧香祭祖，归途中逢大雨，于是搭船回家，舟行不久恰逢两女子搭船，白衣的妇人带孝，带着一个青衣的丫鬟。娘子暗送秋波，许宣见色动心，二人在船舱中互通了姓名和住处，待到下船时娘子自称忘记带钱，请许宣帮忙暂付船费，定会奉还，并邀请许宣家中一坐。许宣因天色已晚决定改日再拜。到涌金门，许宣与相熟的药铺借伞回家，不想路上又恰逢娘子，许宣于是将伞借给娘子，回家后便心猿意马。第二天便以取伞为由到了娘子的住处，娘子言伞昨日被舍亲借去未还。于是次日许宣又来取伞，这次娘子表示愿与许宣做夫妻，许宣因家贫婉拒，娘子便给了他五十两雪花银。许宣回家后请姐姐、姐夫主持婚事，将银子交给姐姐，李幕事却发现这是失窃的官银。为保全家，李幕事只得将银子出首。许宣因此被官差捉拿，交代银子乃白娘子所赠，官差至白娘子家中，房子却是破败不堪。一经打听，原来这间屋子是毛巡检的家，后合家病死，常有鬼怪出没期间。进家中一看，床上隐约有一个白衣貌美娘子，要捉拿时，一声巨响，娘子人已消失，床上是剩余的失窃官银，许宣获罪被发配苏州府。到了苏州，许宣去了姐夫打点的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九月下旬忽逢一女子带着丫鬟乘轿寻人，正是先前不见踪影的白娘子和青青。许宣云白娘子是鬼怪，因盗银之事斥责于她。但在白娘子的巧言狡辩之后，许宣选择相信白娘子，并与她在此地结为夫妻。不久后许宣到寺中看卧佛，在寺中遇一道人。道人看许宣头上有黑气，于是判断他被妖怪缠身，给他一道符藏于头发内，三更烧后保他性命。不想三更正要烧时被白娘子发现，言语讥讽，许宣只得撕毁道符。第二日白娘子上寺中与道人斗法，并将道人吊起惩治。二人回家又重归于好。后到四月初八，许宣要上佛会，白娘子给他穿戴一身新衣袍及配饰。结果这些衣物细软乃是周将仕典当库失窃之物。许宣因此二次被捕。交代出白娘子后，官差上门捉拿，白娘子与小青再次不见踪影。而库内空箱子又自现失窃之物。于是许宣因此事又被发配到镇江做工。之后到了姐夫的结拜叔叔李克用家中药铺做主管。不料白娘子和小青再度寻至此处，又巧言辩解骗过许宣，二人重归于好。李克用好色，见过白娘子之后便心怀不轨。待白娘子和许宣上门拜访时差人将白娘子骗至偏僻处净手，想将其骗奸。不想见到了白娘子真身是一条巨白蛇，惊死过去。白娘子怕李克用说出她的真身便对许宣讲李克用对她不轨，令许宣离开李克用自立门户。到了七月初七，许宣到寺里闲走，正碰上法海禅师白娘子与小青见禅师点破其真身，翻下水底逃走，逃到了许宣姐姐处。许宣归家见白娘子，告知姐姐、姐夫真相，姐夫请戴捉蛇捉白蛇未成，许宣再度请教法海禅师，用钵盂收了白蛇。禅师令二人现了原形，白娘子为白蛇，青青为青鱼，被法海封在雷峰寺前，原只有一塔，后许宣化缘砌成七层宝塔。许宣随法海剃度为僧。
至此白蛇传故事已基本定型。主要人物有男主人公许宣，女主人公白娘子，以及丫鬟青青和禅师法海。基本的故事情节为：男女主人公清明因雨搭船巧遇，因男主人公借钱借伞给女主人公，于是为还伞女主人公邀请的对方到自己家中，创造了见面的机会，并趁机提出结为夫妻的建议。后男主人公两次因女主人公馈赠之物而被发配，又两次因其巧言如簧而重归于好。遇道士赐符，未成，道士反被女主人公所惩。中途还有老板觊觎女主人公美色而恰见其原型为巨白蛇。偶遇禅师法海，主仆二人逃遁。归家请戴捉蛇除妖失败，复请法海禅师赐钵盂。男主人公用钵盂收服白蛇，禅师将其二人镇于雷峰塔下。男主人公随法海出家。其后清代的小说《西湖佳话》卷十五《雷峰怪迹》的故事情节基本脱胎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只是稍有改动。《西湖拾遗》卷二十一的《镇妖七层建宝塔》文本与《雷峰怪迹》基本相同。清代嘉庆年间的章回小说《雷峰塔奇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故事开头便交代了许汉文的身世和白氏、小青的来历。白、青二人都是洞里修炼的蛇妖。该书巧妙地将李克用见白娘子真身而惊死的情节，在《白珍娘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殒命》一章改为端午时节，白娘子因喝了雄黄酒显露真身而将许汉文惊死，为救丈夫的性命她上瑶池欲盗仙丹，后被指点，苦求来仙草得以使许汉文复生。又添加了白珍娘怀孕诞下状元郎许梦蛟，与许汉文姐姐的女儿指腹为婚，白珍娘与法海斗法水淹金山寺，法海终度化夫妻二人成正果等情节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至此白蛇传的小说故事已经基本完整，和我们现今流传的版本较为接近。
清代戏曲的白蛇故事，有清乾隆三年黄图珌的《雷峰塔》以及乾隆三十六年方成培改编的《雷峰塔传奇》。在《雷峰塔传奇》中白氏的身份变成了白云仙姑，之所以凡是因为与许宣有宿缘未了。其余情节基本与《雷峰塔奇传》相似。
二、白蛇传故事与爱情主题
现今广为传颂的白蛇传故事，是以许宣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上文梳理白蛇传故事文本发展脉络之后便可发现，在故事的雏形时期，并不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白蛇传的爱情主题是随着白蛇故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发展的。在唐传奇《李黄》所载的两则故事中，白蛇的身份完全是残忍的妖怪，文中对于蛇妖的外貌描写为“绰约有绝代之色”、“姿容婉媚”，李黄和李琯与他们遇见的白衣女子可以说没有任何爱情可言，仅仅是见色起意。他们被女子的美色迷惑而与其共度春宵几日，回家之后二人皆以身亡作结。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亦是如此。《西湖三塔记》中对于白蛇外貌的描写更为详细，写她“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布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
《李黄》只是对蛇女的美貌做了笼统的概括，而《西湖三塔记》则是从头到尾，从容貌到体态都做了详尽的表述。很明显，小说对于蛇女的关注更多的集中在“色”的方面，这种“色”甚至是有些过于妖异的。该故事中初次见面 蛇女便当着奚宣赞的面杀掉上一任，开膛破肚，食其心肝，明显是妖物行径。奚宣赞一方面因为惊恐一方面被女色所诱惑而与蛇女同居半月，也与爱情无关。当下一任新人来到后，蛇女便要杀掉奚宣赞取他的心肝，可见对他也无情可讲，蛇女所贪的也是奚宣赞的色。到明代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时，爱情主题便有所发展。书中二人在船舱中初见，从许宣的视角写对白蛇印象，更多的是在她的衣着“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只说她是“如花似玉的美妇人”
，后文两人相处亦如寻常夫妻，许宣因白蛇几次获罪被发配，白蛇依旧寻到许宣处，并不为要他性命，只为二人继续夫妻生活。即使最终被法海收服现出原形，也要“兀自昂着头看许宣。”白蛇对于许宣是有爱情的。再到《雷峰塔奇传》以诗来描述其美貌“敛雾低云体态娇，沉鱼落雁号细腰。分明王嫱西施女，更胜江东大小乔。”
也是整体描绘而不过分在“色”上纠缠。故事中二人的爱情较前代拟话本小说也更加深厚。
随着爱情主题的逐渐发展，不仅对于白蛇外貌的描写有了变化，人物形象也有所不同。在唐宋元的白蛇故事中，白蛇是貌美如仙但却心如蛇蝎的妖女，她们以自己的美色为诱饵勾引男青年与其云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最终是以害命为结。而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中，白娘子两次偷盗是她尚未退净的妖精本色，但却并未残害生灵。虽然许宣想要结束关系时，白蛇曾威胁“欢欢喜喜，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混波，皆死于非命。”
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这么做，并在最后替青青求情“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前年成气的青鱼。一时遇着，拉他为伴，他不曾得一日欢愉，并望禅师怜悯。”
在《雷峰塔奇传》中，白娘子水淹金山寺想要向法海讨回自己的丈夫，不成想意外溺死镇江城许多百姓，白娘子见后大惊，并对小青讲：“你看海水不能淹上金山，反而溺死镇江无数生灵。我今犯了个弥天大罪。”
小青说她可以另择夫婿时，白娘子说到：“一来'我受他大恩为报，二来既与他订盟，岂有再嫁别人之理！且他受罪异方，亦是被我害他。”
并且文中几次表示了白娘子非有意偷盗害许宣受罪，均是她不知情而致。再加上白娘子几番设计为许汉文经营事业，现原形惊死许宣后苦寻仙草复生丈夫等情节，更显示出她对许宣的情意深厚。可以发现在明清故事中，白蛇的形象愈发人性化。逐渐褪去妖的部分，更接近寻常妇人的形象。她所做的一切只因一心想要守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许宣的形象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李黄》《西湖三塔记》故事中的几人只是单纯好色之徒，贪恋美色而纵欲。《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和清代各西湖小说所收白蛇故事中，许宣也是被美色所迷惑，多次官司缠身之后仍然选择相信她的花言巧语，并且有些懦弱。在白娘子向他表示李克用企图诱奸她时，许宣的态度是“既不曾奸骗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无奈只得忍了这遭，休去便了。”
到了章回小说《雷峰塔奇传》中，许宣的形象更加立体了，不再是唯唯诺诺的较为绝情的形象。在被追问官银的来源，他并不直接把白娘子直接供出，而是想“她是千金小姐，我若招出真情，岂不玷辱她的门风？宁我受责，岂可害她？”
被打四十大板后仍不说出白娘子的姓名，直到姐夫说出实情，他心中仍念“小姐，非我无义，怕死贪生，怎奈姐夫证见，有口难辩，无奈只得招了。”在被法海质问时许汉文表示：“纵使她果是妖怪，她并未毒害弟子，想她十分贤惠，弟子是以不忍弃她。望老师见谅！”
并在无意用钵盂扣住白娘子时想要拔起它，见不成又说：“贤妻 我和你同到厅上，哀恳佛爷慈悲。”
在法海盖住钵盂后“顿足悲啼”伸手去捞白蛇，并双膝跪下恳求：“老师，可怜弟子一家丢离，望老师垂怜！”
这些心理、动作、语言的细节描写，展现出许宣对白娘子亦有深情厚谊，两人的爱情故事才格外动人。
唐宋元时期的白蛇故事并不是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而主要是“志怪”，载人妖故事而进行劝诫，目的是劝人“戒色”。这一点在李琯的故事中尤其明显，文中写李琯“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则是对其见色起意的批判。明代之后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受到“好货”、“好色”思潮的影响，冯梦龙格外重视“真情”，于是白蛇传的故事开始逐渐重视爱情主题，到清代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白蛇传故事与西湖地域
白蛇传的故事并非从一开始便与西湖相关。唐传奇《李黄》中的两则故事背景都在长安。李黄的故事中开头写道“元和二年，陇西李黄……乘暇去长安东市”，李琯的故事中写“自永宁里出游，至安化门外”亦是长安城地名。唐传奇中有数篇皆以长安为时代背景，因为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到了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时故事发生的背景已经变成了杭州西湖。在入话的部分，话本用了大量的文字来写西湖风景之美。再到明代《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已经和具体的西湖风物相关，《西湖三塔记》的结尾是奚真人将三怪收服压在西湖，后建三塔镇压。到了《警世通言》则进一步把镇压白蛇之地具体到西湖现实存在的雷峰塔。更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
从宋代起故事背景开始向杭州和西湖发展是因为唐末五代时期，钱氏家族治理杭州，吴王励精图治且巧于周旋，使得杭州人民生活富足并免于战乱之苦，杭州开始逐渐繁荣。入宋以后杭州则进一步发展，京杭大运河也为杭州的发展提供了交通的条件。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北宋时杭州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说话技艺也开始兴盛，靖康之变后有大量的说话艺人南下杭州定居在此，许多小说的故事背景自然而然会变成杭州和西湖，因为小说是非常重视受众的文学体裁，说话人将背景设在受众熟悉的西湖，这样会更增添真实感和亲切感，且西湖的美景亦是滋生小说故事的绝妙土壤。
白蛇故事与西湖地域相关之后，便表现出许多西湖地域特色。首先是对游湖泛舟的描写，西湖人酷爱游湖。《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便有帝王对于游湖热爱的描写。百姓也热爱游湖，在西湖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游湖的描写。游湖的人很多，景色很美，泛舟湖上很浪漫，就催生了许多爱情故事，正如本文所讨论的白蛇传故事。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二人是在避雨时同坐一船而相识。到清代章回小说《雷峰塔奇传》以及戏曲《雷峰塔传奇》中都有许宣有意游船而遇见白娘子的情节。如《雷峰塔奇传》中《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一章“汉文心中忽想‘此去西湖不远，趁此机会，前去游玩一番，观看景致，岂不妙哉！……’走上一程，到了江边搭船，径到西湖……”
及戏曲《雷峰塔传奇》第六出《舟遇》“我许宣。今日清明假节，往爹娘坟上，祭扫而归。你看湖光似镜，马车如云，好不可爱？为此唤小艇，慢慢地一路游玩回去。”
对西湖泛舟热闹场景的描写展现出西湖人的生活乐趣和浪漫风情。
其次则是杭州西湖祭扫进香的习俗。杭州的清明具有非常浓郁的娱乐色彩。在西湖小说当中亦常常描写清明时的热闹场景，且清明上寺庙进香也是西湖的一大风俗特点。这样的风俗恰好成为白蛇传故事开始的条件。正因西湖的清明节热闹如此，更增加了艳遇的机会，许多爱情故事便由此开始。《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之所以被蛇女缠上，是因为他清明外出湖上游玩，碰巧遇到卯奴走失。后续西湖故事中，许宣与白娘子相遇，亦是因许宣清明上寺庙进香，归家途中巧遇佳人。清明进香加上游湖泛舟的风俗创造了白蛇传故事男女主相识的条件，是一切的开端。
四、小结
白蛇传的故事从唐传奇《李黄》萌芽，在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发展，至此白蛇传仍为写人妖异恋的“戒色”之作，男女主人公二人之间并无爱情，只是见色起意。女主角容色极其艳丽，身有妖气、心肠歹毒，专一害人性命。到了明代拟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娘子的形象进一步丰富，妖气减退人性增加。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语言描写更加丰富。白娘子不再是为男色或害命而与许宣结缘，而是为了和他结成夫妻。虽然人性化的特点明显，但偷盗和巧辩、以人命威胁等行为仍表现出她妖的身份。清代的各西湖小说中所收录的白娘子故事与上述故事大致相同。到了清代的戏曲《雷峰塔传奇》和章回小说《雷峰塔奇传》，许宣的形象也有了变化，不再像先前懦弱无情，而是有情有义。并且增添了白娘子怀孕，指腹为婚，麟儿高中状元后为母求情，白娘子出塔，夫妻二人被法海点化，麟儿与姑母女儿完婚全家团圆等情节。使得白蛇传的故事链条更加完整，白娘子形象更加人性化，其它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爱情主题逐渐突出，成为白蛇传故事的主要内容。
宋元明清时，白蛇传故事背景设定在杭州西湖，于是故事表现出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尤为明显的是西湖游湖和清明进香的风俗。正是这样的民俗文化背景，创造了白蛇传故事发生的条件，为男女主二人的相遇制造了机会，使得故事得以开展、逐渐丰富和完善，成为我们如今看到的白蛇传故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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